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惬怀絮语

卉木蒙蒙
□苏和

草籽落秋风

冷雨
秋风揉出的泪
草籽落下来与泥土
叙说夏天的故事
昆虫感觉
草籽落下来
是一段流星般华丽的轨迹
嵌入蜂蝶翅膀
化成书签
每一粒草籽里
都睡着一节骨头

空阔

一群群牛
一群群羊
一群群马
一群群骆驼
如一大团一大团云朵
被牧人赶进空阔
刚刚被打草机打过的草场
坦坦荡荡
亮出所有智慧

行走的庄稼

两头苏白母牛，不下犊了
一头公牛，正是出肉的好岁口
拉牛车倒进沙坑
后车厢板搭在坑沿上
三头牛被抽着、拽着，赶进牛架子
公牛哞了一声
风就把声音卷起来
在草尖上滚
早晨在坡上吃的草还未来得及倒嚼
它们的记忆
会在秋天的牧场衰退
牧区的屠宰场
没有给牛生前灌水
也没有死后注水
三张牛皮铺在地上
被秋阳暖融融地晒着
三头牛已脱身而去

羊群

空荡的棚圈里
一捆干草
不再承载艰难
羊粪蛋，省略号一样
删减了好多日子
天上的云
如羊群在逃命

黄昏里

他坐在毡包前的草地上
像一块古铜色的石头
把天边垫在身下，才高了一寸
马群赶出去，辽阔就是一条线
青草是有数量的，他日夜数
等他数完了，心就慌了
耷拉的眼角，夹着忧郁
风刮过来，剥落他鼻尖上一斑老皮
落日又在上面浆上一层鎏金
一朵云飘过来，看到他眼睛里
没有几滴泪可以带到远方
又慵懒地飞走了

夜牧

马群在夜的深处打着响鼻
偶有马蹄
叩醒远处几声犬吠

草地渐渐抬升
接近深邃的星空

枕着马鞍的夜牧人
在絮絮星语中
寻找睡意

秋天的云

秋天的云，是额吉
扯过去，又揪回来的棉花
不知道该絮哪儿

一块儿沙地，像蒙古袍磨出的窟窿
几朵野菊花抖着
大夫把手搭在草原的经络上
处方笺唰一下就黄了

芦苇荡咳嗽出一行大雁
淖尔的肺又多了几道纹理

赛音湖

赛音湖，一群麻鸭子
点出几行省略号
又被风擦去

湖面是水草端起来的酒
醉了芦苇。水鸟抬脚轻踹
赛音湖就站不稳了

等待

一只秋虫，惊动了马群
她端着一碗奶茶，脸上露出淡淡微笑
她知道

乌鸦群，一起一落
使劲挤压荒野的心肺

秋风落笔（组诗）

□关福财

一
伫立在高原之上，我远眺那绵延的山川。
一只雄鹰凌空飞翔，它的每一根羽毛都

开垦着仰望。
辽阔是大地心灵的疆域，苍茫是万物生

命的过往。
二

高原让岁月屹立。那仿佛依稀聆听到的
厚重跫音，是一具具恐龙化石献出占有的远
古的时光，唤醒对遥远时空的想象。

在高原，即使一粒微尘也胸怀广袤与浩
瀚。千万粒尘土围坐在一起，被世人唤作陶
罐。陶罐收纳万里江山，陶罐上那条被简化
的鱼让历史的河流浩荡。

三
云朵是高原的白帆，低头咀嚼岁月的羊

是罗盘，风中摇曳的花草却掌管着迁徙的方
向。

一颗心在高原要学会逐水草而居，马蹄
停泊的岸是那碧波万顷的牧场。

每 一 棵 小 草 的 根 部 都 有 一 盏
灯，照亮牧场上牛羊的流浪。

四
马兰花热情地捧出一条条蓝色

的哈达，献给苍天。

牧歌被阳光一遍一遍洗涤擦亮。一匹
骏 马 冲 出 牧 马 人 宽 广 的 胸 膛 ，驮 着 长 调 民
歌的高亢悠长，救赎被孤独劫持的苍凉。

五
高原上的夜空，繁星闪烁。哪一颗星星

能够成为我们心灵的折射？还给心空以清
澈。

高高杨树上的鸟巢是星星留在大地上的
眼睛，给天空的漏洞打着补丁，修补目光在天
空里的迷茫。

六
与高原的苍茫相比，允许时间留有废墟，

允许新生与老去，允许一些事物渺小，允许尘
埃回归低处。

在这辽阔的语境里，我在苦苦觅寻厚重
的语句，想表达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荣枯不
仅是时光的流转，也是万物的进退。

七
北方的河，从高原的眉宇间奔流而下，一

路生生不息，载着人间的喜怒哀乐。一脉阴
山本想只饮一瓢千年的醉卧，却激起一条时
光河流不尽的磅礴。

在高原，我开始认清内心的低
矮。面对劲风中的小草，我背负生命
怀抱谦卑，躬身扶起心底的羞愧。

我在高原，高原是岁月的驿站，
我是高原匆匆的过客。

在高原，我是岁月的过客

□艾平

长松落落，卉木蒙蒙。你会
发现森林里倒下了一棵树，却永
远不会发现草原上失去了一株
草。

在呼伦贝尔草原，极目天边，
你会被一碧千里所震撼，草原仿
佛一幅铺天盖地的丝绒，让人不
由赞叹——如此壮美辽阔。你告
诉远方的亲友——我在呼伦贝
尔，天地之间唯有我，地平线就在
我的肩头扛着。那一刻，你看到
的草原是一个完整的偌大的整
体，完全想不到自己正和 1600 多
种原生植物在一起，也不会知道，
在你脚下一平方米的范围内，就
可能存在大约 100 种草本植物。
除了那些专门来研究生态的植物
学家，没有谁会把自己的眼睛调
到微距，一丝一缕地把草原拆分
成一棵棵的小草来认知，也没有
人知道那些被你忽视的小草，事
实 上 是 形 形 色 色 的 ，各 有 千 秋
的。如果被一一单挑出来细思，
你会发现每一种草都是草原的血
肉肌理，都是生物圈伦理的践行
者和守护者。

对于大草原，草是最渺小的
不可或缺，是最平凡的奇迹，是最
强大的柔弱。认识它们，让我从
呼伦贝尔草原的碱草讲起。

碱草是牛羊马的主食。民以
食为天，碱草是牛马羊的天，而牛
马羊就是牧民的天。一到春风吹
来，整个呼伦贝尔就变成了同一
种关切——草怎么样？草好不
好？只有呼伦贝尔人才听得懂。
这里所说的草，并不是泛指草原
上的一片碧绿，说的是碱草。在
牧区，春天里的关切，归根结底就
是对卓越的多年生的禾本科、赖
草属宽叶植物碱草的期望。草原
是绝对不可以没有碱草的，只要
碱草好，一年的辛苦就不会付诸
东流，生活就会唱起喜滋滋的祝
酒歌。当然草原上还有冰茅，还
有无芒雀麦，还有野韭菜，还有冰
草，还有草木犀，还有紫花苜蓿，
还有很多很多含有各种维生素和
矿物质的草，牛马羊也是可以食
用的，它们的存在也很重要。但
是对于牛马羊来说，那也只是辅
食、点心，或者中草药。我习惯用
一个久远年代的词来讲述这些草
——“瓜菜代”，就是在没有碱草
的情况下牛马羊也可以将就着吃
的替代品。所以牧民干脆就把碱
草 的 名 字 顺 嘴 一 叫 ，改 成 了 羊
草。他们认为，在很早很早以前，
天庇佑万物生灵，特意为它们一
一准备了喜欢的食物。比如，给
骆驼准备了柳条芽，给草狐狸准
备了鼹鼠，给鼹鼠准备了各种草
籽。碱草是天特意给牛马羊准备
的，它一扬手，把牛马羊撒了一
地，接着又一扬手，在牛马羊的跟
前撒了一地碱草的种籽。长满碱
草的草原，五畜兴旺。牛马羊在
草原上奔跑，用蹄子、毛皮、粪便，
再一次播撒草籽，同时还用蹄子
拨弄刺激草原的腐殖层，使其更
加活跃地运化出各种适合植物生
长的营养。亦可言，碱草是草原
生机的一个引子。

碱 草 在 草 原 上 长 得 漫 山 遍
野，连绵成片，无处不在。它看上
去貌不惊人，朴素的枝叶直直地
向上长，开着几乎让人看不见的小
花，结着比麦粒小几倍的种籽，往
往与其他禾本科草种混在一起，一
般人不容易辨识，只有牧人才可以
找到。碱草是极好的牧草，它的
好，是根本上的好，是牧草中无与
伦比的好。按照《植物志》上的介
绍，它在没有开花之前，身体里就
储存了占干物质 11%的粗蛋白质，
到分蘖期，这种蛋白质占比高达
18.53%。碱草还含有丰富的矿物
质、胡萝卜素。即使把碱草晾晒成
干 草 ，每 公 斤 仍 然 含 胡 萝 卜 素
49.5—85.87毫克，粗蛋白质含量保
持在10%左右。

用牧民的话说：“碱草有油
性，牛羊吃了上膘。”

呼 伦 贝 尔 草 原 的 春 夏 秋 三
季，无外乎两种天气，不是干燥暴
热，就是冷雨带霜。有时候碱草
会被晒到几近干枯的程度。但它
是不会旱死的，因为碱草的身体
里储存了大量的营养，就像肥吃
肥喝了一个夏季的旱獭子，早早
就为预知的冬天做好了准备，从
容不慌。

早秋时节，受西伯利亚冷空
气影响，呼伦贝尔的天气变化无
常，随时可能降温到接近零度，一
夜之间草原就被涂上白霜，或者
被浸泡在冷雨中。碱草却依旧绿
绿 的 ，在 寒 风 中 摇 曳 却 腰 杆 不
倒。原来聪明的碱草，自有对付
低温的妙招儿，它给自己设计了
一个暂停键，天气一凉，它就不再
长高，用静默的方式保持能量，等
到气温回暖出来，它们立马满血
复活，继续开启光合作业。夏天
的碱草场上，总是悬浮着一种醇
厚的芳香。到了冬天，你若翻动
草垛，这种芳香还会扑面而来，让
你感觉突然回到了夏天。碱草除
了散发香气，还散发温暖，在没有
棚圈的年代，牧人只要把羊群赶
到碱草垛跟前，羊就会停下脚步，
依偎着草垛，不再离开了。三伏
天打草的时候人们常常住在草原
上，夜里又湿又冷，有个当年的知
青这样回忆——她出了个主意，
让大家用草捆子围了个窝，躺在
里面避风。夜幕降临，周天寒彻，
同伴们往身上盖一层干草，透过
草窝的缝隙仰望满天的星星，大
有“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千河”之感，一时间心里有了高远
博大的意境。

登上草原的山坡，俯瞰四周
的牧草，守看牧人放羊，你就知道
了谁是优秀的牧羊人，哪一群羊
到了秋天会膘肥体壮。首先，羊
群应该放在油绿色连片的地方，
那就是碱草多的地方，再看羊群
是一簇簇聚堆儿状，还是均匀散
开着边走边吃状。撒开的羊群，
羊不会互相抢食，过度啃食光碱
草，会导致短时间难以恢复。它
们够着前面鲜嫩的碱草尖吃，还
会不由自主地向前方走动，这样
吃 得 香 甜 ，也 不 会 原 地 践 踏 草
原。当然，羊群疏散开的面积越
大，牧羊人就越辛苦，他要骑着
马，不停地围着羊群的外圈转，一
次次把聚堆儿的羊驱开，把单个
走远的羊赶回大群，还要提防突
然出现的草原狼。

《植物志》上说，碱草可以长
高到 90 厘米，呼伦贝尔人大都没
有见过 90 厘米高的碱草。呼伦
贝尔草原的无霜期太短，只有不
足一百天，所有的植物没等长高
便匆匆忙忙地开花结籽了。例如
芍药花，一辈子也开不出内地那
种花瓣纷繁的样子，花瓣都是单
层的；苹果到了呼伦贝尔就变成

了牛眼珠大的沙果；沙果到了大
兴安岭以西就变成了黄豆大小的
山丁子。细想一下，25 万平方公
里的呼伦贝尔并没有什么甘甜的
野果，全是酸味的，因为季节压根
没有给它们糖化的时间。呼伦贝
尔的草本植物更是如此，它们在
温差极大的草原上，百倍珍惜地
吸纳着有限的阳光，一丝不苟地
蕴积能量，争分夺秒地追赶着季
节的脚步，虽然长相并不出挑，终
是不负韶华。

呼 伦 贝 尔 只 能 耕 种 一 季 麦
子，且产量不高，但是麦粒生就得
结实肥硕，磨出来的面特有“面味
儿”，应该说这种亘古如初的味
道，得益于顺其自然种植；还有，
每当油菜花一打好籽，呼伦贝尔
大地紧跟着就下霜了。这只能种
植一季的油菜籽榨出的油，拥有最
丰富的脂肪和有益脂肪酸含量。
我所说的碱草呢，从五月长到三
伏，达到三四十厘米左右高，茎节
间还在往外冒嫩嫩的新叶，枝头上
已经匆匆地结籽了。这时候的碱
草对于牛马羊来说，可谓恰到好
处，不仅口感鲜嫩，而且营养充足，
对于养育它的草原也不辜负，留下
了飞翔的草籽。牧民年年抓住三
伏天打草，他们在意的是保持住碱
草的营养，不在意碱草还没有长
高，也没有去想呼伦贝尔的碱草
到底能长多高。

作为呼伦贝尔草原牧草的主
力，在每年的季节盛宴上碱草担
当主演的日子不长，5 月萌发，花、
籽期 6-8 月，被割去时，芳华并未
荼蘼，或默默地以草捆的姿态，成
为冬季的备品，或通过牛马羊的
胃肠，做一粒种籽的旅行，回归泥
土，还有相当的一部分，通过更长
的辗转，最终成为某一张纸的纹
理。碱草在草原上，从未完整彰
显生命的周期。然而，对于草原，
碱草儿女般的长情不变，年年岁
岁，如期而至。

你的问题应该来了——第二
年春天，碱草靠什么复发，靠的是
所剩无几的比蚊虫还要微小的种
籽吗？事实上，只有很少一部分
碱草种籽会粘在羊身上、马蹄和
马腿上随风播撒。年复一年的碱
草，大都来自隐于草原腐殖层里
的多年生根脉。牧民说长生天早
就设计好了，分给牛马羊的是碱
草的茎叶，留给草原的是碱草之
根。草原的腐殖层很浅，一般只
有二十厘米左右，轻轻拨开腐殖
层上的泥土，就会看到碱草那些
纤细而坚韧的根脉，它们就像生
命肌体里的一道道血管，蕴含着
丰沛的汁液，柔韧、绵长。如果说
碱草的茎叶更多地依赖光合作
用，那么腐殖层就是这些根脉的
襁褓，腐殖层虽然非常脆弱，一不
小心就会被无情撕裂，然后曝裂
成沙地。但这薄薄的腐殖层里，
蕴含了千百万年积淀下来的植
物、菌类、昆虫以及其他小动物的
遗骸，这些东西慢慢运化成丰富
的高能量物质，使腐殖层成为草
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库。
碱草的根茎穿透力很强，且彼此
间能彼此形成强大的根网，日夜
吸吮腐殖层的营养，盘根错节地
固持土壤，到了春天，会强有力地
探头来，以自身丰沛的能量与阳
光吻合，生出优质的碱草。

并非所有的禾本科植物都如
此幸运，长生天没有给很多草类
以优良的根系，它们只好一岁一
枯荣地腐化。但是它们永不放
弃，年年把种籽撒在自己的周边，
用枯干的叶子一层层覆盖，任其
慢慢地陷入泥土，在腐殖层的抚
慰中沉睡一个冬天，一到开春，在
温度和雪水的作用下，发芽生长，
和碱草一起构成博大的草原。

在海拉尔市近郊，草的生命
一如既往不可战胜，各种各样的
原生草就从新铺的草坪下拱了出
来，漂亮的草坪生生被原生草“欺
负”到了尘埃里。各种原生草葱
茏复发，期间繁花灿灿，彩蝶翩
然，芳香四溢。我们这些城里的
人，一下楼就回到了岁月的深处。

□李广华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住在呼和浩特市满
都海公园附近的一家宾馆。宾馆距公园步行
不过四五分钟，没事儿的时候，常到那里去散
步。

对满都海确有种亲切感，因为若干年前，
生活在这座城市，没少去过。后来离开，每次
回来，放下行囊，总惦记着到那里走走，可究
竟想看什么，一下子说不清楚。

满都海曾是呼和浩特市的第
二大公园，高墙壁垒，大门森严，尽
管门票钱不多，但也是那个年代一
个普通家庭的一笔小开销。那时，
家 中 小 女 谈 不 上 顽 皮 ，但 活 泼 欢
实，喜动好玩，爬高摸低。小女特
别爱去公园，自己玩还不算，还得
有大小差不多的玩伴一起玩才尽
兴。没有小朋友相伴，纵使家长使
出十八般武艺，任凭怎么耍戏都高
兴不起来。

每到休息日，逛公园是我们的
首选。满都海里有几处雕像，其中
有一尊身着蒙古袍的牧羊女，有近
三米高，背着背篓，侧脸朝身后观
望 ，两 只 小 羊 羔 从 背 篓 里 探 出 头
来，目光刚好与主人交汇，真切自
然，达到了艺术上互动的效果，这
大 概 是 艺 术 家 想 追 求 的 境 界 吧 。
难得的是当年给小女和小伙伴郭
倩在雕像前拍过一张合影，两个小
孩儿天真烂漫，表情专注，背景就
是牧羊女，成为她们最美好的记忆。

每次来呼和浩特，我总会去拍那尊雕像，
发给小女。记得第一次去，雕像移了位，寻找
半天，终于在很远的树丛里找到了。

公园临近马路边，还有一尊雕像，是一位
蒙古族少女，手捧哈达和银碗，是向客人献酒
的形象。

现在进出满都海已经不收门票了，高墙
围栏早已拆除，四面八方均可入内。从早到
晚，来这里锻炼的人不在少数。有上百人围
拢在一起大合唱的；有跳健身操，前面架一部
手机，做网络直播的；有教授太极拳的；还有
音乐爱好者聚拢在一起吹萨克斯的⋯⋯用一
句过去的话形容“是劳动人民工作之余，娱
乐和休息的地方”。

那些极富动感的健身大军，是了解满都
海的风向标。密密麻麻的人流，像事先商量
好了似的，不约而同地逆时针流动，三五成
群，单独或结伴而行。这些人，沿着一个方
向，有跑有走，有快有慢，合体的健身服装和
鞋子，装备都很专业。

行迹于人流中，我触摸着这移动大军为
强身健体而生出的各自心态。老的，想活得
更有质量；年轻的，想让自己富有朝气。人们
行走的每一步，看似丈量，实质是在打造公园
的精神文化。而我，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

最让我喜欢的是公园东南角那段林荫步
道。茂密的树木早已遮盖住了行道，树影婆
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子香味，让你不自觉地
大口吸气，一口不行，还得来两口、三口，直到
把这段路丈量完。我甚至常常打破惯例，走
完这段，再折返回来，逆行再走一遭那段“香
路”。路的两边，是一簇簇、一棵棵丁香、珍珠
梅、紫穗槐等树木，散发着清新醒脑的气味。

呼和浩特市是最早把丁香花确定为市花
的城市，这不显高大的灌木，在盛开的季节，
花朵簇拥，紧密相依，像个大花球，香味外溢，

挡都挡不住。
记得初涉那里时，曾用手机拍摄过

盛开的马兰花，蓝蓝的，条状散射，开在
路旁的草丛中。而丁香花也香味弥散，
清新得让人不自觉地嗅来嗅去。等到我
即将离开的时候，马兰花已经结成长形
的穗子，活像一个个串起的小香肠。丁
香花也有了自己的果实，迎候着成熟季
的到来。

一圈又一圈，我走过了春天，迎来了
夏季，脚下踩到的仿佛不是柏油铺就的
硬路面，而是二十多年时空转换中的精
神家园。满都海的树粗壮了不少，人也
多了起来，四周的楼高了，公园也越来越
盆地化了。

不过，有一处始终让我心有余悸。
在步道包裹的东面，有座假山，上面

种植着许多松树。说是山，其实是挖人
工湖堆积的废土，高不过十来米。一次，
我 随 小 女 爬 上 小 山 ，感 受 公 园 的 制 高
点。她见上面也没啥，就顺着树空往下
跑，加速力与惯力的作用下，根本刹不

住，越跑越快，一下子顺势翻了过去。我眼巴
巴地看着，根本伸不上手。一朝被蛇咬，十年
怕井绳。从那以后，每次走到这一带，眼前总
会浮现出那一幕，觉得很对不住她⋯⋯

步道南边有道“百诗墙”，第一首是贺知
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
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
来。”人流涌动，相见不识，倒也能反映出我此
时的心境。

走累了，坐下来休息。望着匆匆而过的
男男女女，花花绿绿，内心难免生出些想法
来：这人群里，有我认识的吗？有认识我的
吗？

一日，我正迈入满都海，迎面一位上了年
纪的人，突然停下脚步，手半抬半指地问：“这
难道是广华吗？”

这“突如其来”的询问，弄得我一点思想
准备都没有。问话的原来是我的老同事夏
继群，我忙摘下口罩，兴奋地说：“是的！老夏
你好啊。”

芸芸众生，好似“众里寻他千百度”，偶遇
到老同事老朋友，这是何等让人兴奋的事。
我们彼此寒暄着，话题自然离不开一个“老”
字，这也是许多人都将会面对的课题。而我
散步的满都海却不同，她变得越来越富有风
韵了，里面行走的人也愈加时尚了。

流连满都海

散
文

诗

秋韵
李昊天 摄

□刘朝侠

让我不假思索地说出两种色
彩，即是月白和水红，因为是童年
喜欢的颜色。它们虽然在色谱中
可以是明确的色彩，其实又是不
可限定，极具精神性的色彩。

泛着淡蓝的月光之白，让人想
到月夜和月光照亮的庭院与村
庄。水红不仅仅是淡淡的粉红，无
论是红色的布料还是其他红色的
东西，放到水里都会更明丽。这样
的色彩在国画中还有很多，让人浮
想联翩，感觉到事物的美好。比如
桃红、海棠红、石榴红、樱桃色、银
红、绯红、胭脂、嫣红、殷红、酡红、
鹅黄、樱草色、杏黄、秋
香色、柳绿、玉色、雪青、
丁香色、藕荷色⋯⋯这
些色彩关联的事物，能
唤醒温柔的情感和内心
的诗意。在这种意义
上，每一种色彩都不是

单一的色彩，而是包含着深刻的个
体感受和丰富的人生经验。

每个人童年时眼中的色彩都
是神奇甚至神秘的。随着成长，现
实越来越把人引导到单一、确定、
乏味的事物上，必须给难以言表的
感受以确定的表达，从此人生变得
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没有趣味。

记忆中，晚上油灯的橘黄，两
块破碗片打出的或红或白的火
星，熏粉条和红薯的龙黄幽兰的
火苗，各种植物芽蕾的嫩红或嫩
绿，傍晚时分不同的甲壳虫闪着

荧 光 的 赤 橙 黄 绿 青 蓝
紫，小鸡小鸭绒毛和喙
柔嫩的颜色，母亲染土
布时颜料逐渐化开的美
妙，石榴籽晶莹的红色，
茄子的清白、酱紫，冬瓜
带绒毛时泛着霜白的淡

绿 ，雨 后 花 叶 翠 红 欲 滴 的 娇 艳
⋯⋯都成为我绘画时用色的来
源。童年画画，能用几种简单的
颜料调配出很多色彩，又能把几
种色彩糅合成一种有趣的色调。
无论浅淡还是鲜艳的色彩都能给
我带来绘画的兴奋和冲动。

我喜欢观察树木花草，尤其
是各种幼小的动植物。沉迷于观
察黎明和傍晚的天空，其色彩的
绚丽与微妙的变化不可思议。夜
晚由湖蓝变为宝石蓝、群青、黑蓝
色的夜空，其浩瀚的静美，常常让我
仰望良久。初中时，傍晚放学经常
迫不及待地爬到房顶上画落日和云
霞。也曾试着画夜空，所以我特别
喜欢和理解梵高的星空。

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讲，出自经
验和感受。艺术和科学、学术有所
不同，本质上是“心理的”“心性的”。

光线和事物交相辉映形成的
色彩如此奇异，包蕴万有而又瞬息
万变。感受并捕捉到这些“色彩的
童话”，能编制出艺术的云锦。

记忆中的色彩

塞外诗境

朝花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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